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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中国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研究回顾与展望

摘要：我国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研究和实践在 21 世纪繁荣发展，回应了教育现代化与核心素养改革的基本需

求。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这一时期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15 年）以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

影响因素分析和对个体发展的作用探究为主要内容，并以美国为学习借鉴对象；第二阶段（2016—2024 年）的研究

出现了内涵、对象及影响因素的阶段性转变，并向多个发达经济体展开深度学习。在我国日益重视儿童社会情感能

力发展的当下，该研究仍存有区域性群体研究匮乏、研究方法单一、内涵建设笼统等问题，未来应积极响应时代号

召，在构建本土化内涵的同时，加强价值探求、空间布局、师资需求、课程建设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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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社会

生态演变日趋复杂，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迎来巨大

挑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

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题。这表明中国社会迈入以注重高质量发

展为特点的新阶段，要求教育培养具有适应和引领

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人格的人，而对

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关注，是积极响应当前时代需

求的体现，同时也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所必

需的社会人格特征的有效手段 [1]。

基础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才培养的基础。而当前我国的学校教育长期重

视认知训练，大多以分数高低、成绩好坏评判儿童

个人价值，忽略其情感成长、人际交往、社会适应

等能力的培养。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逐渐显现且日

趋严重，社会公共危机和极端事件时有发生。部分

儿童孤独、焦虑、抑郁、愤怒，面临社会适应能力

不足、情绪失控以及道德缺失等多重困境。究其种

种，社会情感能力的匮乏恰是社会适应问题的一个

风险因素 [2]。

可见，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研究意义重大。科

学地提升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是培养儿童积极的

个人情感，维持友善的人际关系，形成健全的社会

人格的重要途径，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抓手。为此，在国家对具备社会人格的新时代人才

的培养需求下，系统梳理 21 世纪我国儿童社会情

感能力研究的整体情况、发展特点以及阶段性转

变，以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作出可靠展望。

一、社会情感能力的概念演变

社会情感能力经历了从认知到情感，从智力到

能力以及从心理学走向教育学的转变。20世纪初，

儿童研究逐渐发展为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研

究方向，智力成为其研究的核心课题 [3]。1920 年，

桑代克（Thorndike E.L.）提出“社会智力”概念，开

启了人们对社会情感能力的关注。在整个 20 世纪

上半叶，社会情感能力的概念仅停留在“以社会组

成成分为中心”的层面，包括“社会觉察、社会认

知、社会交际行为”[4]。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社会

智力得到进一步拓展，人们开始关注情感、情绪的

体验。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加德纳（Gardner H.）的多

元智力和梅耶（Mayer J.D.）的情绪智力。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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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术、社交和情感学习联合组织”（以下简

称CASEL 组织）创始人戈尔曼（Goleman D.）出版

了《情感智力》一书，将情感智力与个性品格建立

联结，同时强调学校开展社会情感学习的重要性。

由此，情感智力逐渐吸引了学者们的关注，并开启

由“智力”走向“能力”的转变。在世纪更迭之际，

“社会情感能力”的概念才被提出。1997 年，穆莱

斯·伊利亚斯（Maurice J. Elias）将“能力”融入其

中，将社会情感能力定义为“理解、管理和表达生

活中社会与情感方面的能力，是使个体能够成功

地管理如学习、建立关系、解决日常问题等生活任

务，适应成长和发展所提出的复杂要求的能力”[5]。

此后，学界有关社会情感能力的研究不断涌现。

二、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研究进展

根据国际《儿童权利公约》，本研究将儿童界

定为 18 岁以下的个体。基于此，结合社会情感能

力的概念演变，在中国知网的中文库中，利用专业

检索功能构建检索式“SU%=（社会情感能力 + 社

会情感技能 + 社会智力 + 情绪智力 + 情感智力） 

AND SU%=（儿童 + 青少年 + 幼儿 + 小学生 + 初

中生 + 高中生 + 中学生）”，时间搜索范围限定为

2000 年 1月 1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进行多类型

数据库的同时检索。检索后，共获得文献 1488 篇

（见图 1，其中 2025年为预测值），其中北大核心及

CSSCI 数据库文献共171篇。

从文献发表的数量和时间关系上看，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相关研究总体呈

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表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已然

成为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2015年以前，以

“社会情感能力”为主题词的文献量增长较为缓慢。

2016年，相关研究达到一个小高峰，有 84篇文章。

这与为响应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将立

德树人落到实处，以及《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提出的“教育部将

组织研究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明确

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

品格和关键能力”而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总体框架密不可分。自2016年始，相关文献量

的增长速度较快，但每年均未超过200篇。可见，我

国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一）近 25年我国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研究现状

1. 研究的初步性探索阶段（2000—2015 年）

21 世纪以来，我国教育政策始终将焦点置于

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上。党的十五大报告强

调“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者和接班人”[6]。尽管文件中并未以“社会情感能

力”这一术语呈现，但在培养目标上对儿童的情感

能力和社会能力做出了要求。根据国家育人目标的

要求，教育部发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

行）》（教基〔2001〕17 号），这是为应对改革开放

以来新的时代发展需要而构建的符合素质教育要

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其中指出新课程的培

养目标要注重儿童的集体主义精神、社会公德、社

会责任感的养育，国家课程标准也要满足儿童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同年，教育部印

发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通知，在学

前教育领域明确了儿童社会交往、学习互助、社会

态度、社会情感等方面的培养目标。可见，不论是

义务教育阶段，还是学前教育阶段，儿童社会情感

能力的培养始终是教育的重要目标。此外，2006年

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

的通知》提出了儿童情感培养的新途径，即积极推

图 1  中国知网（CNKI）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相关的 2000—2024 年文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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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校园文化的建设。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 年修订）》更加强调社会情

感学习的相关内容，明确指出儿童在社会竞争压力

的大环境下，遇到的各种自我意识、情绪调适、人

际交往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强调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在帮助儿童认识自我、人际交往、情绪调适、社

会适应上的重要性。

在上述政策背景基础之上，学术层面的研究也

在这一时期展开，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从文献内

容上看，2016 年以前学术界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解读社会情感能力的内涵，分析

影响因素，探究作用后果以及对美国的学习借鉴方

面。文献数量稳步上升，但未形成本土化的概念研

究，且研究对象单一，研究内容仍大量停留在现状

描述层面，研究面较狭窄。

2. 研究的井喷式增长阶段（2016—2024 年）

近年来，我国已经开始重视社会情感能力在

教育现代化和提升儿童核心素养上的作用。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不仅要在知识上勤加汲

取，在社会情感能力上也要着重拔高。

2016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

将中国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划分为文化基础、自主

发展和社会参与三个层面，同时强调学生认识自

我、管理自我、社会责任、国家认同等社会情感能力

上的要求。社会情感能力作为非认知方面的“软技

能”，是核心素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学生的

全面发展意义重大。自此，学界开始大力关注儿童

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问题。同年颁布的《中国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中也明确要“把

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作为重

点任务贯彻到国民教育全过程”[7]。有关儿童社会情

感能力方面的要求在国家指导文件中表述得更为明

确、清晰。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作为新

时代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纲领性文件，

提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增强学生的综合

素质、实践动手能力以及合作能力，同时，明确学生

核心素养的发展要求。可见，社会情感能力已经上

升为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战略任务。2022年，《义务教

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颁布，这又是一项从课程

层面出发培养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改革，指出课程

建设要以儿童抗挫折能力、自我保护能力、合作能

力、团队精神、学会交往、善于沟通、集体主义精神

等的培养为目标，明确了儿童终身发展和适应社会

发展所需的能力要求，加强了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

社会实际的联系。

2016 年后，学术界开始从探讨社会情感能力

的本土化内涵与框架入手，关注不同儿童群体尤其

是西部农村地区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情况，注

重社会关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同时，在

借鉴国外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经验的基础之上，

探求我国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研究的新途径。

21 世纪是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世界之变正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教育领域亟须为社会、为

国家、为世界输送有知识、有道德、有责任心，学

会沟通合作，顺应时代发展的新型人才。儿童社会

情感能力的培养既是适应世界对新世纪人才发展

要求的必要途径，又是促进我国社会内涵式发展

的重要手段。因此，系统梳理我国进入 21 世纪后

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研究脉络，关注重点，发现问

题，能够为将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社区教育

培养模式的转变提供参考。

（二）研究内容的阶段性差异

1. 初步性探索阶段的研究内容

（1）社会情感能力的内涵解读

20世纪90年代，穆莱斯·伊利亚斯（Maurice J. 

Elias）就已将“能力”纳入社会与情感学习的范围，

提出了第一个包括能力在内的“社会情感能力”的

概念。在随后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CASEL 组织

也明确了“社会情感能力”这一术语的定义，指出

“社会情感能力是使个体能够调整情绪、建立关系、

调节矛盾、做出有道德且安全的选择并对其所处社

群做出建设性贡献所需要的能力”[8]。尽管在 21世

纪初，国际上就有了社会情感能力的明确提法及相

关定义，我国在 21世纪的前 15年的时间里却很少

以“社会情感能力”为核心概念展开研究。一小部

分概念研究停留在社会情感能力以社会组成成分

为核心的概念时期。谢宝珍和金盛华 [9] 提出，社会

智力是个体在人际情境中，深刻理解他人感受、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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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及行为模式，并据此采取恰当行动的一种综合能

力，涵盖了广泛的知识体系、丰富的实践经验，以

及解析社会信息、应对人际挑战的能力。这个定义

直接地凸显出社会情感能力中处理个人与他人关

系、处理人际关系的特性。刘在花和许燕 [10] 同样认

为，社会智力是指个体在复杂的人际情境中，能够

准确解读并理解社会信息，妥善管理自身及他人情

绪，进而做出恰当且有效的社会举动的技能。虽然

这一定义提到了情绪管理的因素，但显然侧重点仍

在社会能力上。此外，大部分概念研究集中于社会

情感能力以情绪、情感组成成分为核心的层面。傅

婵指出，自戈尔曼（Goleman D.）[11] 提出情绪智力

以来，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只论述了内容，没有一个

明确的定义，也很难去下一个完整的、大家都能认

同的概念。刘俊升和周颖 [12] 对此持一致的观点，认

为人们对于情绪智力的内涵与结构尚未达成统一

的认识。因此，他们借用戈尔曼（Goleman D.）对

情绪智力的界定，从情绪智力认知自身情绪、自我

情绪管理、自我激励、认知他人情绪、处理人际关

系五个维度出发，编制适合中国小学生的情绪智力

量表。与此不同的是，郭庆科和周晶 [13] 认为，智力

通常指人的认知能力，而情绪智力的提法并不符合

智力的标准，涉及人们处理社会和人际关系问题的

能力，与人格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将其重新命名

为情感能力。在郭庆科和周晶的论述中，突出了智

力之外其他影响个体发展的能力。尽管这一时期学

界对社会情感能力的研究仍以情绪、情感组成成分

为核心的情绪智力为主，已经可以看出社会情感能

力从智力向能力的转变。

（2）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剖析

21 世纪初，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受到全

球教育的重视。早在 200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便已向全球推广社会情感学习项目，我国关于儿童

社会情感能力的研究也随之兴起。这个时期有很多

学者介绍了我国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在此时期

多称为社会智力或情绪智力）的影响因素，主要集

中于家庭层面，少部分涉及个体和学校层面。

多数学者关注家庭因素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

的影响。一方面，父母养育方式显著影响儿童的社

会情感能力 [14]。惩罚、严厉等消极的养育方式不利

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反之，情感温暖、理

解等积极的养育方式对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有促

进作用 [15]。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

村“空壳化”现象日趋严重，部分学者关注到了我

国西部农村地区寄宿制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

胡伶、万恒借助社会情感学习领域的先行者，即

CASEL 组织对社会情感学习五项核心能力的界定，

对江西省和贵州省部分农村寄宿制初中生和农村

非寄宿制初中生的自我认知、自我管理、社会认知

及人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寄宿制儿童在

自我管理能力、自信心、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对社会

资源的利用上弱于非寄宿制儿童 [16]。随后，学者开

始探索寄宿对留守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研究

发现，留守儿童对父母的依恋被人为断裂后，会将

其依恋对象转向其他亲近的对象，如寄宿学校中的

室友、管理人员。王树涛和毛亚庆 [17] 的研究发现

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低龄儿童或女童，同一

宿舍住 13~18 人，同一床睡 2人的社会情感能力最

高”，这表明他们将依恋对象转到了同伴身上，适

度的生活距离填补了其家庭功能的缺憾。

少数学者认为儿童个体因素和学校因素也会

对社会情感能力产生一定影响。就个体层面而言，

年龄、性别、是否独生、所在地区、学习优劣等个

体基本特征影响着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状况，

且不同群体在社会情感能力的不同维度上展现出

各自独特的优势 [18-19]。在学校层面，为了验证教育

干预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培养的有效性，研究者通

过实验研究，设置前测和后测以验证实际的干预效

果，例如，团体辅导对中学生群体社会情感能力水

平的提升及改善具有显著的积极推动作用 [20]，音乐

教育对于初中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尤其是内省

能力和压力管理能力的提高有一定影响 [21]。

（3）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对个体发展的影响研究

2016 年以前，我国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研

究相对较少，但已经有学者认识到了这一能力的重

要性，且通过量化研究探讨了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对

个体发展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个体特征的影响。社会情感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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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儿童在诸多个性因素上要优于水平较低者，

他们多半乐观开朗、热情洋溢、敢于冒险、善于交

际，且拥有更健康的心理状态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
[22]。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水平不仅深刻地塑造

内在个性，还显著地影响外在行为表现。社会情感

能力能够有效抑制儿童的不良行为，在亲子依恋和

攻击行为之间产生中介和调节效应，社会情感能力

较强的儿童能更好地发挥亲子依恋的保护作用以

减少攻击行为 [23]。情绪调节理论指出，拥有高情绪

智力的儿童擅长运用一系列策略来灵活调控他们

的情绪体验，进而降低学习倦怠感。这些策略包括

对某些情绪体验的弱化、强化、缩短、延长等 [24]。

陈啸、石艳和郑涌 [25] 的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他们

通过调查研究指出，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与学习倦

怠感各维度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联，社会情感能力

越高，学习倦怠感越低。

二是对个体社会化发展的影响。其一，儿童的

社会情感能力显著影响其社会适应。具体而言，社

会情感能力的各个维度与积极社会适应的四个维

度即自我肯定、亲社会倾向、行事效率、积极应对

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社会适应的四个维度即自我

烦扰、人际疏离、违规行为、消极退缩呈显著负相

关 [26]。其二，大量的实证证据已经证实，儿童社会

情感能力对个体人际关系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一

方面，社会情感能力对人际疏离有直接的显著负向

预测作用，或可通过积极和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来

间接预测 [27]。另一方面，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也能

够显著预测师生关系 [28]。

尽管这一时期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作用研

究还不够深入全面，仅关注到了对儿童自身特征以

及社会性发展的影响，但这足以凸显社会情感能力

对儿童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教育中应加强

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训练与培养，更好地促进其

全面发展。

（4）对美国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研究的经验借鉴

美国有关社会情感能力的研究起步较早，早在

伊利诺伊州开展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实践后，

社会情感学习项目便开始逐渐推广至全美。在这一

背景下，21 世纪初的中国学者多介绍美国学校教

育中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成功经验。现下，学

者多采用的包括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

人际交往技巧、负责任的决策在内的社会情感学

习的五大核心能力源自美国通过严格的实验法为

社会情感学习制定的标准。美国在 20 世纪末致力

于社会情感课程的开发，较为普遍的有 SEL、Why 

Try、PEACE等项目。这些项目以儿童情绪掌控、认

识自我、做出准确决策、社会交往、问题解决、冲

突解决等为宗旨，在美国各州实施后，已推广至全

球多个国家 [29]。同时，美国学校还通过构建积极的

环境氛围，并融入清晰的社会情感技能教学策略的

方式来助推儿童的社会情感学习，以实现提升个体

学习成绩与减少个体问题行为的双重效果 [30]。

这一阶段的研究仍处于起步探索期，研究内容

停留在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内涵解读、影响因素剖

析、作用后果研究以及对美国发展的经验借鉴上。

当前研究尚未形成本土化的社会情感能力内涵与

框架，尽管该研究已经针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

响因素和作用后果构建了一个明确清晰的结构框

架，但在内容的全面性和深度上尚显不足。研究对

象聚焦于中小学生群体，普适性强但缺乏个性，在

探讨特殊群体方面存在明显的空白。美国社会情感

研究的发展引起了我国的关注，随着我国社会情感

学习项目的推进，后续会呈现更多元的现实案例与

调查数据，为学界研究提供支撑。

随着《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与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的发布，儿童社会情感能

力作为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教育现代化

的重要内容受到了学界的重视。自 2016 年始，相

关研究的文献数量与日俱增，整体研究在内涵、对

象、影响因素以及国外经验的借鉴学习上出现了阶

段性转变。

2. 井喷式增长阶段的研究内容

（1）内涵与框架的本土化探究

由于美国 CASEL 组织“最早指出社会情感能

力是获取并有效应用知识、态度和技巧以识别、管

理情绪，培养关爱他人，做出负责任决定，建立积

极人际关系以及巧妙应对挑战性情境的能力”，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情感能力的五维模型，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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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知、自我管理、社会认知、人际关系技能以及

负责任的决策 [31-32]。目前，学界对社会情感能力的

概念界定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继承

和借鉴了 CASEL 组织的理论框架，如陈琴 [33]、周

文叶 [34] 在 CASEL 组织提出的社会情感能力五维度

的基础上进行概念界定和框架搭建，对儿童社会情

感能力展开测评。第二种观点结合我国传统文化和

国情实际，认为“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就是学生

在认识和管理与自我、与他人、与集体的关系的情

感体验中，获取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能力”[35]。由

此，构建了我国社会情感能力的六维模型，即自我

认知、自我管理、他人认知、他人管理、集体认知、

集体管理 [36]。综合来看，第一种观点直接运用国外

有关社会情感能力的内涵、框架，缺乏与本国实际

的适切性考虑，可操作性不强。第二种观点在结合

我国实际的基础之上，构建了本土化的内涵与框

架。我国历来重视集体主义教育。在社会情感能力

的内涵与框架下，除自我、他人两大维度外，增加

集体维度，更能贴合我国社会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

发展的要求，契合儿童发展实际，在实际研究中具

有更强的操作性。

（2）范围与群体的多元化关注

2018 年 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优先发展

农村教育事业”“高度重视发展农村义务教育”[37]，

乡村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

质量发展成为实现全面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 [38]。在

教育现代化进程中，西部农村的基础教育现状凸显

为我国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它不仅直接掣肘了

我国教育现代化整体进程的步伐，更成为新时代背

景下，教育改革与深化发展道路上亟须攻克的难关

与核心挑战。推动西部地区乡村教育振兴已经跃升

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39]。

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除了对普通中小学生社会情

感能力的关注外，研究者还多将目光投向了西部农

村地区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水平。

已有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地区早期儿童在社会

情感能力发展方面存在较为显著的滞后现象。李玲

等学者选取西部地区偏远乡镇的 2~3 岁半儿童测

量其社会情感能力，得到了与已有研究相一致的结

果 [40]。李明蔚 [41] 在我国社会情感能力的六维模型

基础上编制社会情感能力问卷，通过调研发现，在

各项评分中，西部农村地区儿童对自我认知与管理

的评价最高，其次是集体认知与管理，而对他人认

知与管理的评价则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这可能与

西部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资源匮乏、教育资源落

后、家庭养育环境较差等因素有关，限制了儿童参

与社会活动和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使得当地儿

童与他人相处的技巧水平较为低下。在西部农村地

区，教育问题往往与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

紧密相连，其中由家庭结构的剧烈变动、多元文化

的冲突与融合以及生存环境演变所引发的儿童情

感压力增大，使儿童的自我意识偏低、人际关系敏

感等心理健康问题变得严峻 [42]。社会情感能力的发

展，能够为儿童情感和心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一条有

效路径。由此，提升西部农村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

迫在眉睫。

（3）社会关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分析

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受到多重因素的叠

加影响。本阶段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影响因素的探

讨仍旧从个体、学校以及家庭三个维度入手，但在

具体要素的分析上更加全面深入。部分文献探讨了

随迁 [43]、是否担任班干部 [44]、家庭经济资本 [45] 等

要素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超越传统三维框

架的局限，我们得以敏锐地捕捉到影响因素研究领

域中一个显著的阶段性演变：即深入探究社会关系

如何塑造并影响个体的社会情感能力。

其一，重要他人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

父母是儿童最早的情感依赖对象和行为模仿对象。

在家庭环境中，父母与子女之间能够在人格塑造、

气质特征养成、能力以及行为规范等方面实现一种

自上而下、潜移默化的代际传递 [46]。例如，父母的

社会情感能力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儿童的社会情感

能力，还可以通过情感温暖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子

女的社会情感能力 [47]。子女感受到的父母的情感

温暖越多，越有利于社会情感能力的养成。此外，

教师作为儿童在学校接触最多、影响最直接的成年

人，其情绪管理、问题解决、人际关系处理等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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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产生深远影响。班主任是班级的直接管理者

与教育者，其社会情感能力对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

有着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且存在直接和间接两条

路径，间接效应需要依靠班级情绪氛围的中介作用

来发挥 [48]。

其二，同伴关系、师生关系、亲子关系等人际

关系类因素也影响着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例

如，同伴接纳 [49]、友谊质量 [50]、师生关系 [51] 对儿童

社会情感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伴接纳程度的

提升、高质量友谊的建立以及民主、平等师生关系

的构建有利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水平的发展；亲子

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有显著的负面影

响，且分离时间不同的儿童其社会情感能力水平有

显著差异，过早的亲子分离容易使儿童社会情感能

力的问题凸显 [52]。

其三，社会支持影响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包

括学校氛围、家校合作等。学校氛围对儿童社会情

感能力的发展具有正面和负面两种效应。支持性学

校氛围促进儿童社会情感能力水平的提升，控制性

学校氛围不利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值得注

意的是，学校氛围对留守儿童的作用更大，这与留

守儿童能获取的各类型资源严重不足有关 [53]。此

外，家校合作同样影响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且会

因儿童个体的差异以及合作方式的不同表现出异

质性 [54]。

（4）对各国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研究的深度学习

社会情感能力的提出，在本质上回应了教育培

养社会人的基本使命。在 20 世纪末，西方学界便

掀起了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研究高潮。2015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教育 2030 行动框架》，

标志社会情感学习正式成为全球政策议程上的重

要议题。该框架明确指出，教育在强化儿童认知能

力的同时，更要关注其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这为

西方乃至全球的教育研究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重要性和探索范

围已经显著扩大，不再局限于美国，而是延伸到了

全球范围内的数十个国家。这些国家纷纷加入了对

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研究与实践，共同推动这一领

域的发展，包括英国的社会情感方面的学习、澳大

利亚的社会情感福祉 [55]。日本根据本国文化和社会

现实问题，以 CASEL 组织对社会情感能力的界定

为基础进行了本土化的概念探究，在了解自我、关

心他人、自我控制、人际关系和负责任的决定五种

基础型能力之上增加了预防生活问题、应对重要事

态和积极主动的奉献服务三种应用型能力 [56]。其

概念界定更加具体化，在实证研究中的可操作性极

大增强。此外，新加坡也注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

培养，并将其纳入进 21 世纪能力框架与公民教育

课程体系中。其公民教育课程体系包括教育与就业

指导、性教育、网络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家

庭教育和国家教育六大方面，涉及自我意识、社会

意识、自我管理、关系管理以及负责任的决策五个

能力的培养 [57]。新加坡将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培

养深度融入校本课程的举措，在美国 [58]、新西兰 [59]

等国均有类似实践，这对我国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

培养具有深刻借鉴意义。

这一阶段关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研究处于

成熟发展期，文献量增长幅度较大，出现了研究内

容的四大阶段性转变。首先，是社会情感能力内涵

与框架的转变，结合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实际，构

建了社会情感能力“三项六维”的本土化框架，每

一维度都有自身关注的焦点。其次，是研究关注群

体的转变，打破了以往对普通中小学儿童的关注，

在乡村振兴的号召下，将研究重点放到了我国西

部农村地区的儿童群体上。再次，是影响因素的转

变，着重探讨社会关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

响。最后，是学习对象的转变，扩大了对儿童社会

情感能力研究的学习范围，除美国外，还深度学习

了德国、日本、新西兰、新加坡等国的丰富经验。

三、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反思与展望

（一）研究存在的问题

随着教育现代化的发展以及核心素养要求的

提升，儿童社会情感能力被视为 21 世纪人才的核

心能力，并将其确立为未来人才培养的重点方向，

相关研究和实践也欣欣向荣，但仍存有不足。

第一，从研究对象上看，对区域性儿童群体社

会情感能力的研究仍旧匮乏。目前，学界关注普通

中小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状况，虽然在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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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战略的引领下，学者们关注的群体出现了向西部

农村地区转移的倾向，但仅对西部农村地区儿童这

一特定群体的探讨仍旧不足以展现各地儿童社会

情感能力发展的个性。当前研究缺乏对国内东部地

区与西部地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南方与北

方、城市与农村、汉族与少数民族、普通和特殊儿

童群体社会情感能力的多角度、全方位研究。

第二，从研究方法上看，缺乏定性研究。当前

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研究以定量研究方法为主，且

多是在实验假设的基础上编制并发放调查问卷，以

探求研究假设，由此得出的研究结果是以研究假设

或研究者的既定研究目标为中心，在一定程度上不

具备全面性和真实性。同时，多数实证研究通过儿

童对自身社会情感能力各维度的自我评估来搜集

数据，数据来源单一，调查结果可能受儿童年龄、

认知水平、理解能力、言语表达能力、社会期望等

影响，缺乏真实性。

第三，从内涵建设上看，当前我国对社会情感

能力划分的“三项六维”框架仍比较笼统、模糊且

浮于表面。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认知维

度仅限于觉察层面，忽视认知现象背后的原因追究

与结果分析。如对情感的认知，儿童除了觉知自己

与他人的情感外，还应理解不同情感产生的原因以

及这些情感对观念、判断、行为等的影响。其二，

缺乏儿童对自身社会情感能力的反思评判标准。“认

知”和“管理”分别属于社会情感能力中的“认知

因素”和“行动因素”，解决了儿童“知道如何做”

以及“实际如何做”的问题 [60]，但儿童如何反思评

判自己是否达到社会情感能力的合格线标准以及

合格线的基准为何不得而知。

（二）研究展望

反思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儿童社会情感能力

的发展历程，针对我国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研究中现

有的不足及发展的需要，未来我国儿童社会情感能

力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思考。

第一，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扩大研究对

象，注重其个性，填补研究空白。我国经济、文化、

社会、教育、人才等资源分布有着明显的区域不平

衡性，在这些宏观因素的影响下，我国东西部、南

北方、沿海与内陆、边境与非边境、城市与农村等

地区的儿童在社会情感能力发展上可能会存在不同

的发展水平以及独特的影响因素。未来研究要关注

不同地域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状况，从空间布

局的角度进行横向对比，探究其共性与个性，可以

为国家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与数据支撑。

第二，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拓展研究方

法，丰富定性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每一种研究方

法都有其优点与缺点，未来研究要采取多样的研究

方法以弥补单一范式的不足。同时，引入三角互证

的原理。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变化

的过程，并非孤立静止，父母、教师作为儿童的重

要他人，在时间及空间上都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应

将其纳入数据搜集的来源，以真实、全面、客观地

评估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水平。

第三，从研究内容的角度来看，系统研究儿童

社会情感能力的本土化内涵建设、重要性、师资需

求、课程建设、提升策略等问题。在当今世界基础

教育改革的浪潮中，注重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

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构成了变革的核

心要素之一，还成为全球儿童有效应对 21 世纪各

种挑战的有力武器。国外部分经济发达体已将社会

情感能力视为 21 世纪人才的核心能力，而我国对

社会情感能力重要性的认识仍有不足，当前基础

教育领域并未很好融入社会情感能力的相关教学，

这与扎根于家长、教师、学校领导心中传统教育文

化功利主义的目的密不可分。过分注重儿童的认

知能力、学业成绩，忽视情感能力、社会能力的培

养。当前已经有相关研究验证了儿童社会情感能力

对学业成绩 [61]、认知能力 [62] 的促进作用。未来研

究可以从社会情感能力在学业成就、心理健康、个

人发展、社会发展等角度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对儿童

社会情感能力重要性的探求，同时探讨更具体、清

晰、操作性较强的本土化内涵框架。在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技术不断涌现的现代社会，未来研究要积

极响应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教育高质量

发展，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教育国际化，教

育现代化等政策号召，及时开展儿童社会情感能力

教育的反思，有效探究儿童社会情感能力提升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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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策略，应对时代发展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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